
百年前街头常见的消 夏 饮
夏日炎炎，“火炉”炙烤下的白

天黑夜酷热难耐。而今，我们可以
从冰箱里取出工业化生产的冰淇
淋、预制冰、碳酸饮料，来上一场舒
坦的“冰火两重天”体验。不过对于
百年前的市井百姓来说，夏天的清
凉可不那么容易。

解暑茶水

百年前的先民们在烈日灼烧
下会“咣当咣当”灌下一肚子水。他
们所爱的，不是寡淡的白开水，而
是各色解暑茶。

暑天施茶是中国历史久远的
慈善传统。在近代上海的街边，随
处可见大德善士捐助的公益茶摊。
1923 年《新医人》半月刊介绍施茶
的茶水一般是“茶末茶或是大麦
汤”，都能起到一定的解暑提神效
果。遗憾的是，近代上海施茶点、茶
亭的卫生情况不甚理想。

有送茶的，也有卖茶的。不过
近代上海街头的茶水贩夫群体兴
起较晚，约莫是19、20世纪之交的
事情。1901 年，上海《同文消闲报》
记载了一段见闻：“天来渐热，行人
口渴，故暑天有施茶之举。昨道出
劳合路，见贫孩二人，在就近设有
茶具。凡车夫至此停驻，则饷以一
碗，得钱一二文不等。是亦见所未
见之事也。”可见此前施茶者多，卖
茶水则是新起之业。

那么老上海的茶水贩子怎么
出售茶水呢？1938年《新闻报》留有
形象记述：“在路旁摆设茶摊，用一
只铅桶，几只饭碗，一碗一碗地乘
着，一碗的代价是铜元一枚。一般
劳动阶级在口渴无法的当儿，都向
他们交易。”

谈及解暑茶，妙用草药的广式
凉茶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在百年
前的上海，想来一杯广式凉茶并非
难事——大量粤籍移民早已将凉
茶文化植入海派餐桌。

1924年，上海《时事新报》刊出
了一篇杂文《谈凉茶》，文章写道：

“在武昌路和北四川路一带，有几
片广东食品店，它们有凉茶出售，
广东人多喜欢去喝几杯。”其中就
包括“解暑消热的‘黄老吉’”。

1932 年《社会日报》的介绍表
明，当时上海的广式凉茶大多依附
于广帮商人的其他产业：“凉茶店，
虽然都是团聚在四川北路一带，但
是它们并不是独立的营业。广东药
材店兼卖得最多，附属于小吃店的
也有，总之没有一家专卖凉茶的。”

该文还提到，当时也有店家“把煮
好了的冬瓜荷叶水，一瓶瓶地装起
来，冰在冰箱里”。这些尝试使得普
通凉茶之外的其他老广夏日饮品
渐渐进入上海人视线。

1947年，松江发行的《茸报》就
盛赞：“粤人所制售之茅根水、冬瓜
水等，尤为夏令无上饮品也。”

多数老上海都经历了一段“苦
尽甘来”的挣扎，渐渐爱上了清爽
提神的凉茶。1942 年，《新申报》刊
载了一位上海凉茶品尝者的体验
感受：“初喝时，往往使尝试者皱
眉，说不出有一种抱怨的样子，好
像花了钱喝苦水似地没趣。等到一
杯到肚，才感到有一种甘味滞留在
唇舌间，余味不尽，同时满身的热
气也似乎淡忘了。”

1940年，上海的广式凉茶市场
发生显著变化——代售的店铺偃
旗息鼓，遍地开花的小贩却异军突
起。1946 年，上海《风光》周刊就此
描绘道：“卖凉茶的也是随着暑天
而出现的一种行业。你看，只要是
比较热闹些的十字街头、电车站
旁，哪一处找不到三个五个卖凉茶
的人？嘴里不断嚷着‘喂！一个铜板
一杯，茶吃伐茶！’”，可以说是风光
大不同了。

酸梅汤

要说“酸梅汤”，故事起点就必
须落到故都北京，那不一定是酸梅
汤的故乡，但无疑是它的认同根
源。卖酸梅汤的景象，可是老北京
夏日里的民俗一绝。1939 年《南京
新报》给北京的酸梅汤摊来了个传
神速写：“又凉又甜又好喝，两大子
儿一碗！”这是小贩们吆喝的号子。
而酸梅汤卖主们招徕顾客的手段
可不止于此：“卖酸梅汤的小贩，和
各大南货店门前售卖的，都有两个
铜盏形的‘冰碴’，它的形状如泡盖
碗茶的茶碗托，两个相叠地碰着叮
当叮当的声音，以作号召。”

在老北京，打酸梅汤也有许多
讲究。1936 年，《南京日报》记录了
北平干果铺售卖酸梅汤的情景：

“门面甚矮小，里面除柜台、货架
外，别无桌椅供客人坐息。靠墙有
两个大坛子，一个伙计手持竹罐

（如普通打酱油所用者），客来饮，
立取一罐倾碗内。”一点都不多，一
点也不缺。有心的店家还把酸梅汤

“制成卤，注于小瓶”，主顾“归家以
冷开水和之即得”。

对于老上海的民众而言，酸梅
汤也是夏日里不可或缺的一款解
暑饮品。1937年7月15日，《世界晨
报》报道了夏日里上海酸梅汤市场
的壮观场面：“爱多亚路的郑福斋，

成天成夜挤拥着喝酸梅汤的主顾。
还有马路上、弄堂口，到处都是酸
梅汤的摊头。那椭圆形的白色木桶
上，漆着鲜血似的‘北平或天津酸
梅汤’字样，于是我们知道：酸梅汤
是北京和天津的最好”。旺盛的市
场需求也成就了一批扎根上海本
地的酸梅汤制造商。据1936年市卫
生试验所职员程树榛发表于《新医
药杂志》的调查，上海共有四海通、
新福斋、老淞盛、袁锦记等 13 家注
册在案的酸梅汤工坊。

成批配制的酸梅汤工艺较简
捷。1935年一期《上海报》揭开了秘
密：“先将酸梅去核，拌白糖，把它
蒸烂，然后入热水中搅和，经过一
个相当的时候，便成了一种黄澄澄
的颜色。待热水凉了以后，便算成
功。放在那白漆、盛有冰的冰桶里，
即可售卖。”

尤为让人惊奇的是，1930年代
很是僻远的海南岛竟然也掀起了
饮酸梅汤的潮流。1936 年《琼崖民
国日报》称“酸梅汤这种夏令食品，
是从北方来的，因为它味道很好，
价格公道，一般中下级平民，都很
喜欢尝试”。

绿豆汤

绿豆源起中国，在我国至少有
2000余年的栽培史。夏天食用绿豆
能止渴消暑、清热解毒，以之熬成
的绿豆汤，是“药食同源”的一味佳
饮。

百年前，先民们熬制绿豆汤的
精细程度远胜今天。当时的人们更
愿将绿豆汤做成一道较稀的甜品，
而不是我们熟悉的汤水。1940 年，
中华书局发行的《清凉饮料制造
法》记载了绿豆汤的食谱：“先将绿
豆洗净，加水入锅中煮之，至糜烂

为度。次将扁豆及去衣莲子，分别
煮烂、放冷。食时取闷熟绿豆八份、
扁豆及莲子各一份置小碗中，注入
白糖及凉开水，滴入薄荷油数滴，
或薄荷叶与清水煮熬，加入亦可。
上铺以樱桃五六枚，如加入碎冰数
块，尤觉清凉可口。”

绿豆汤也曾被选为警员的高
温执勤福利。1932 年版《首都警察
一览》称当时南京警务部门会在盛
夏时节给户外岗警、巡警供应荷叶
绿豆汤解暑。当然，绿豆汤在市场
上也是“抢手货”。1942年《新申报》
记叙了一位食客服用“荫凉绿豆
汤”后的美好遐想：“买来吃的人，
一边喝豆汁，一边咀嚼什物，感到
有一种江南，尤其是苏州的风味。
因为绿豆汤中往往掺有一二滴薄
荷汁，所以喝的时候、喝了以后，嘴
里总有点凉飕飕的。”（《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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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雕塑（资料图）

□杭美

古人同我们一样也享受“空调房”，他们的“空
调房”其实是“凉屋”。“凉屋”通常傍水而建，人们用
水车将水引到屋顶，让水沿屋檐而下，或在室内建
一个水池，让水流进池里，形成瀑布，在美化室内环
境的同时，还带来凉爽与清新湿润的空气。

唐代的含凉殿就是这样的“空调房”。含凉殿傍
水而建，利用水车将水送到屋顶，然后水就会沿着
屋檐流下来形成水帘，凉水沿着屋子上下循环，带
走热气，从而达到降温的效果，屋里自然就凉快了。

古时候，人们没有电冰箱冰镇食品、制作冰块，
但这难不倒我们勤劳智慧的老祖宗，他们会在冬天
时大量采集天然冰块，将冰块贮存在冰窖中，到了
夏天，便将冰块取出来摆放在室内，冰块在融化时
不断散发凉气，其制冷效果丝毫不逊于今天的空
调。除了用来降温外，人们还会用冰块加上果汁与
牛奶一起食用。

古人其实也是有“冰箱”的。我们老祖宗在炎热
的环境下充分发挥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明了冰
鉴。冰鉴是古代用来盛冰的容器，形状像一个盒子，
内部是空的，将冰块放在其中，再把食物放在冰中
间。冰鉴上还有冷气散发口，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
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老年生活报》）

古代“空调”与“冰箱”

□郑言

《水浒传》里的花和尚鲁智深，喜欢自称“洒
家”。“洒家”至少含有三层意思——

一是关西方言。《辞海》修订本注释说：洒(音
sǎ)是宋元时关西方言“洒家”的略语,犹咱。《辞源》
修订本注释说：洒（音 zá），与咱、喒同，洒家即咱
家。关西之“关”，指的是函谷关，关西就是指函谷关
以西的地方。战国时期，函谷关以西基本为秦国领
地，以此划分关西秦国和关东六国。因函谷关地处
晋、豫、秦三省交界，有“鸡鸣闻三省，关门扼九州”
之说。洒家就是这一地区的方言。水浒好汉大多为
山东人，他们多自称“俺”或“咱”，唯独鲁智深和杨
志称“洒家”。鲁智深出生在渭州，也就是今天的甘
肃平凉一带，又长期在经略府任提辖，所以他出口
必称“洒家”；而杨志尽管生在东京汴梁，但是因杨
家败落，他自幼流落关西，所以有时也自称“洒家”。

二是通用的自称。在中国古代，因等级森严，人
们在自称上也颇有讲究。老百姓自称“草民”，下级
对上级自称“下官”，上级对下级自称“本官”等。而

“洒家”呢，其应用范围则宽泛得多，对上对下以及
平级均可通称。如鲁智深与史进见面时，鲁智深说：

“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鲁智深比史
进年长，且又在府中为官，可以说是上对下的自我
介绍。智深进五台山当和尚，长老赐法号，并说“三
归五戒”与他，问他是否记得？智深回话是下对上，
他答曰：“洒家记得。”平级之间也可自称洒家。鲁智
深在菜园与林冲首次相见，自我介绍道：“洒家是关
西鲁达的便是。只为杀的人多，情愿为僧。”

三是含有江湖豪气。“家”是指一类人或人群，
用于谦称。如武官自称“某家”，女人自称“奴家”，死
去丈夫的皇后或太后自称“哀家”。在关西一带，一
些混迹江湖的绿林好汉和打打杀杀之人喜欢自称

“洒家”，因为“洒”还有无拘无束、洒脱、痛快的意
思。“洒家”出自梁山好汉鲁智深之口，如同孙悟空
嘴中的“俺老孙”，粗犷奔放、义薄云天，既不卑不
亢，又藐视一切，何等豪迈！ （《西安晚报》）

鲁智深为何自称“洒家”

▲丰子恺1934年创作漫画《施茶》

▲1934年《时报》发表的上
海酸梅汤摊位漫画

▲绿豆汤


